更多原创论文请访问论文同学网(www.lwtxw.com)

试论辛弃疾爱国词的艺术特色

[摘 要] 辛弃疾是南宋卓越的爱国词人。“稼轩负高世之才，不可羁勒，能于唐宋诸大家外，别树一帜。”辛词现存600多首，绝大部分属爱国题材。辛弃疾发展了苏轼以来的豪放词风，进一步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艺术上取得了很高成就。辛词常通过丰富奇崛的形象、奇特变化的想象、变幻莫测的章法、自然贴切的用典、广博生动的语言，或倾诉深沉的故园之思、壮志难酬的报国之志，或表达遭受打击的抑郁孤愤、对朝廷偏安的无可奈何，思想性与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
[关键词] 阔大意境  用典  比兴  意象
辛氏出生于北方沦陷区，21岁即聚众加入耿京领导的抗金义军，献身复国大业；南归后不得朝廷重用，屡官屡罢。其将才相略无处施展，北伐宏图蹉跎成空，因而只能把一腔报国无门的抑郁和忠愤尽托于词。无论高楼远眺，把酒饯别还是移官归隐、谈经论史，辛弃疾总能运其生花妙笔营造出浑厚苍莽、大气磅礴的艺术境界，传达其作为战士和民族英雄的沉思与浩叹。
一、意境阔大，雄奇恣肆。
    辛弃疾的爱国词常写雄奇壮阔的景象。他的词里，有塞外沙场的“点兵点将”（《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也有“楚天千里清秋”的慷慨悲凉（《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有“塞北江南”、“万里江山”的故园之思（《清平乐》“绕床饥鼠”），更有“平戎万里”、“整顿乾坤”的报国之志（《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酣畅的笔墨，飞舞的气势，不羁的情怀，构成了辛词雄放、沉郁和悲壮的风格特征。具体说来，辛词阔大意境的创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时空的跨越与跳跃。说辛词的意境“视通万里，思接千载”也并非溢美之词。辛词《木兰花慢》“汉中开汉业”中有“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六句。前三句用典，追叙刘邦知人善用，拜韩信为大将，东进三秦，击败项羽所立三王，平定关中事；后三句从怀古转向现实，慨叹南宋王朝危在旦夕却甘心据守半壁江山的懦弱和无能，以古比今，深沉含蓄。这是时间的跳跃。《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中有“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两句，作者在愤怒控诉金兵侵略罪行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沦陷敌手的北方领土和抗战军民的深切怀念。
    其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统一。辛词在意境的创造上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风格，他爱国词中的许多名作，就是通过突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来表现自己复杂的爱国情思。最能体现辛弃疾这一创作特色的要数《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词的首句“醉里挑灯看剑“是写实，述写自己复国大志不得伸展，胸中块垒，唯有以酒浇之。”“梦回”以下写虚，是梦境，更是理想的集中展现。“梦回”后四句，写塞外军旅生活和阅兵场面：英雄酣然入梦，醒来时雄壮的军号声连绵不绝；部队官兵同甘共苦，共食“八百里炙”。军乐队奏响豪迈战歌鼓舞士气；秋高马肥，正是检阅军队，用兵杀敌的最佳时节。“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着力刻画英雄飞驰战场，奋勇杀敌的英武豪迈，冲锋陷阵、杀敌报国的抗战英雄形象跃然纸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两句是说统一大业得以完成，理想得以实现，字里行间洋溢着大功告成的喜悦，使词的感情沸升到最高点。结句“可怜白发生。”笔锋陡转，回到现实，使感情从顶点一下跌落，尽吐壮志难酬的无限感慨，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对立，有力地表现了“报国有志志不伸”的苦闷与悲愤。整首词基调豪迈高昂，意境大气磅礴，无愧“壮词”美誉。
     《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也是通过突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营造阔大的意境来表达爱国情思。词的上阕回忆词人青年时追杀叛徒，抗金杀敌的壮阔场景；下阕转入写自己当前的处境，“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词人被弃置不用的悲苦，英雄末路的感慨一言难尽。最后两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更将全词的感情推向高潮。“平戎策”，即《美芹十论》和《九议》等陈述抗金的意见书，是作者抗金复国理想的象征，但现实却极具讽刺，人老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万字平戎策”，只换得东家的农艺书。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中，寄托了词人遥深的感慨。
二、用典贴切，沉郁苍凉。
    所谓“用典”，即指“诗文中引用的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
以古比今，借古讽今。辛弃疾凭借其驾驭语言的卓越才能，其用典多而不滥，实而不滞，且能稍加改造而别出新意。《永遇乐》“千古江山”是用典成名的典范作品：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 ，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怀古咏史，善用典故，是本词的最大特点。上片即景生情，，由登高所见联想到古代两位著名的英雄人物。“千古江山”六句，追忆三国吴帝孙权及其雄才大略，感喟山河长存，人世沧桑；“斜阳草树”六句，缅怀东晋刘裕，盛赞其北伐雄姿，杀敌神威。作者借用典故，悼古伤今，感喟当前无人能够力挽狂澜，抵御外侮，同时也暗示出自己杀敌报国的决心。下片换头“元嘉草草”三句，用宋文帝刘义隆失败的故事，告诫当朝权相韩侂胄：没有充分准备不可轻率北伐。此三句典中套典，用不汉代霍去病绝大漠，败匈奴，“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的旧典和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好大喜功，草率北伐，终于遭致惨败的新典，文辞沉郁精警。“可堪回首”三句，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典故，意在忧虑中原遗民百姓民族意识的淡漠。词的最后“凭谁问”三句，借廉颇的典故自况，概括了词人一生的坎坷遭遇，表明自己虽然年老体弱，但请缨雄心犹在，而朝廷是否了解词人的一片忠心，却难预料。全词以典故始，以典故作结，中间以典故绾结，典中套典，古典新用，死典活用，全无牵强痕迹，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此外，辛弃疾爱国词中一些篇章“以文为词”的表现手法也不容忽视，如《南乡子》：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这首词因巧妙融化古人语言入词而成名。上片写景抒情，写滚滚流水，套用杜甫《登高》诗中的“不尽长江滚滚来”诗句，感叹历史、人事的兴衰。下片巧用曹操的两句话，很自然形成一问一答的设问形式，毫无斧凿痕迹。曹操曾言：“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曹操赞孙权的话：“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若豚犬耳。”
全词“以文为词”，巧用典故，委婉含蓄地讽刺了南宋统治者的昏庸无能，极富神韵。
    三、善用比兴，寓情于景。
    辛弃疾从北方“归正”的经历和他“主战”、“复国”的政治立场，使他在朝廷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他的许多爱国词不得不用隐晦曲折的比兴手法来表达其对朝廷偏安政策的反感和渴望恢复河山的理想。最有代表性的是词人写的《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们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这首词通篇使用比兴手法。上片极写暮春时节春意阑珊的哀怨之情，表面看是写时令，实际是自己处境和心境的写照，更是宋王室南渡后衰微国势的象征。结合这首词当时创作的政治背景，“惜春常怕花开早”二句，正是对南宋统治集团草率用兵，毁坏大好恢复局面的曲折反映。下片宕开一笔，将宫怨题材推陈出新，通过叙写争宠的古事暗示现实，喻指宋朝廷权奸嫉贤妒能，借古讽今，融自身遭遇，国势日颓于一体，含蓄深刻。
    词人继承了屈原《离骚》以“香草美人”为喻的传统技巧，塑造了一个屡遭迫害打击的宫女形象，这一形象其实是作者“坚持理想，追求进步，而又孤立无援的化身”，在当时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这首词也因此为历代文人墨客所推崇。近人梁启超说它“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很中肯的。
    再看《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这首词也成功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赣江流水起兴，联想到几十年前金兵入侵江西，人民被屠杀蹂躏的惨状，特别是以鹧鸪“但南不北”自比，借以抒发自己决不北去向金人屈膝的坚定信念，匠心独运。
    四、巧设意象群，化旧为新。
辛弃疾作为词坛豪放派的代表之一，其独特之处在于作者首先是抗金英雄，爱国战士。他的豪放，不同于纯文人式的旷达和睿智，而更多的表现为决心恢复国土的使命感和壮志难酬，英雄末路的慷慨悲歌。因此，辛词在意象群的选择上，体现了其自身的特点。
    辛弃疾爱国词的意象群无不渗透着词人满腔的忧国伤时，孤愤难舒的情感。其中，被前人用俗用滥的“白发”，一旦到了辛弃疾的手上，新意顿生。如象“白发宁有种？一一醒时栽。”（《水调歌头》）“白日射金阙”）白发写愁，本近俗滥，但稼轩用一“栽”字，化旧为为新，拟人化手法引人无限联想：这首词作于作者42岁（1182年），正当壮年，满头华发，无非因忧国忧民而生，“白发”何尝有种？ 此一层；国事日颓，山河破碎，醉中尚可忘却，醒时“愁更愁”，此又一层；白发不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栽”出来的，可见“愁”乃是外物强加于我，此第三层。由此观之，词人深沉的忧愤也就不难揣度了。这一类词句，通过“白发”这一核心意象，或直抒胸意，斥责南宋统治者扼杀抗金人材的罪行，或揭示理想与现时的矛盾，慨叹人生的坎坷际遇，或以夸张为能事，抒写虚度年华，壮志难酬的苦闷，或借助奇特浪漫的想象，折射宏图蹉跎的抑郁悲愤，感情悲怆，色彩凝重，气氛沉郁，有力地表现了辛弃疾深沉而悲壮的情思。
    酒，是辛弃疾爱国词意象群中的高频率出现者：“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殢酒只依然（《木兰花慢》）；“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贺新郎》）；“醉里且贪欢笑，要愁哪得功夫”（《西江月》……充分表现出词人报国杀敌的雄心和对现实的不满，对朝廷的轻蔑。
    此外，剑与泪，风和雨，战马，旌旗，斜阳，江水等等，都是颇能代表辛词“苍凉沉郁”风格的意象。如象：
   “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水龙吟》“举头西北浮云”）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
    这类具有超凡气慨的意象群，共同界说了词人的现实主义品格：含蓄深沉，外冷内热，沉郁顿挫，悲壮苍凉。
    总之，辛弃疾爱国词因其内容上的深沉雄浑和艺术上“才人伎俩，真不可测”
的推陈出新，取得了杰出成就。这也正是辛词之所以流传千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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